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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梅出事了
2008年4月20日 星期一 多云
小姐见我是诚心关心毛梅，便悄悄

对我说：“我们有一个客户叫周仲，一直
打毛总的主意，毛总不干。有一天周仲
用强，毛总一怒之下拿刀捅了他。周仲
重伤，小命都差点儿丢了。周仲的朋友
报了案，警察就把毛总抓走了。”我问：

“你知道毛梅现在在哪里吗？我想去看
看她。”那小姐走进里面的办公区，和一
个人嘀嘀咕咕商量了一下，才把毛梅的
关押地址告诉了我。

我驱车赶往看守所，但因为案子没
结，看守所不让见人。我费尽周折，最后
以给毛梅送生活用品的名义才进入看守
所。在看守所的会见室里，毛梅看到我
的那一刹那，眼泪喷涌而出。我和她隔
着一张桌子坐下来，一时无言。“你都知
道了？”毛梅含着眼泪问。她的情绪平静
了些。我点点头，说：“你不要担心，你是
正当防卫，很快就会出去的。”“我现在是
个犯人，你会看得起我吗？”毛梅问。我
摇摇头，我说：“你是一个刚烈的女子。
我非但不会看不起你，相反，我更加敬佩
你。”毛梅沉默了一阵，突然问：“我现在
都成这个样子了，你会嫌弃我吗？”

我一时无语。该怎么说呢？我向她
表态说我不会嫌弃她？那意味着什么？
还是告诉她我现在已经和周媛和好了，一
家子生活得很好？在她这种状态下，我又
怎么开得了口？我知道眼下正是毛梅最
困难最脆弱的时候，她需要知道现在还有
人和她站在一起。但是，在她最需要安慰
的时候，我却无法给她一个明确的态度。

毛梅见我沉默不语，突然平静地说：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了。嫂子是个值得

珍惜的人，我真心地祝福你们，祝你们白
头到老。”毛梅眼睛充满泪水，说完，转身
慢慢走向后面的铁门。那一刻，我眼睛
湿润了。

离开看守所，我独自开车来到一个公
园。在我最困难的那些年，我常常在这个
公园最僻静的角落排遣内心的苦闷和惶
惑，梦想着有一天能发家致富。今天，我
又一次来到这里，带着心里的伤痛。

毛梅的话在我耳边响起，眼泪在我
眼前浮现。这些年来，毛梅是我唯一的
朋友。这个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不嫌弃
我、和我交往的女人，这个在我最困难的
时候给我安慰和鼓励的女人，在自己落
难时还祝福我的女人，祝你好运。

我在公园的角落静静地坐了一下午，
到了晚上，我才开车回到我和周媛临时的
家。周媛已经准备好了饭菜，儿子调皮地
跑来跑去。这一切，让我倍感珍惜。

2009年1月16日 星期五 晴
过几天春节就要到了，节日的气氛

渐渐浓起来。桥架厂的员工都放了假，
我让弟弟也关了门市，盘点一年的收成。
我把桥架厂的账目拿给弟弟，说：“你算算
咱今年总共挣了多少钱？咱心里还得有
个谱不是？要不成了千万富翁自己还蒙
在鼓里呢。”弟弟说：“你想得倒美，也不看
看自己是什么人。千万富翁可以开奔驰
宝马了，你开什么？二手车。”我笑了笑，
独自去一边看电视。弟弟过来说：“平时
忙没觉得，现在看来情况还不错嘛，我们
居然也是百万富翁了哦。”我说：“我怎么
感觉像在做梦似的。想想前年的这两
天，我们还在为路怎么走而发愁。而大
前年呢，连饭都吃不上。我们曾经为怎
样过上好日子而忧虑了很多年，而真正

的改变，只用了两年时间。特别是去年，
好事情一件接一件，基本上没什么空
隙。我们运气怎么这么好啊？”

弟弟说：“运气好是一方面，关键是
我们还很努力嘛。”我说：“不对，一定还
有其他什么东西推动着我们发展。是什
么呢？嗯，紧迫感。这两年来，我们基本
上没有浪费每一分钟，所有的精力都放
到做生意上去了。以前呢，我觉得我们
还是有些疲沓，瞻前顾后，不管做什么总
是希望想周全了再去做。但很多事情想
不周全，只有做了，才知道怎么做最周
全。我们以前的失败就失败在这方面，
要敢想敢做，就像我们去搞桥架厂一
样。谁能相信我们凭五万块钱就吃下了
一个桥架厂？行动才是生产力。”

弟弟说：“今年我们好好努力，再上
一个台阶。”我说：“桥架厂上升的空间不
大，主要是产量提不上去了。要再提高
产量，还要增加设备。建材公司还有上
升空间。不过我觉得明年的任务是规范
管理，今年我们冲得比较快，管理方面留
下了很多隐患。不把这些隐患消除掉，
一根草就会压死一只骆驼。所以，我的
想法是，明年以稳步前进为主，不宜过多
地追求业务，主抓进销流程。否则一旦
出问题，将是致命的。为什么有些知名
企业一夜之间就倒了？就是管理没跟
上，一环出错，环环出错。一定
要以己为鉴，以他人为鉴。”

四十来岁的范春雷是个我本善良的乐天
派，作为面临着“中年危机”又怀才不遇的厨
子，在家媳妇比自己年轻漂亮还成功，跟儿子
称兄道弟还找不回辈分，丈母娘又哪儿瞧自己

哪儿不顺眼，更倒霉的是一起撞车误会又让自己丢掉了饭
店的工作，按理说该“否极泰来”了吧，没想到一个从天而降
的易拉罐又让他阴差阳错救了一个带着身孕自杀的小保
姆，这起意外事件拉开了他所有麻烦的大幕……

老康无权无势又年轻，坠入人生谷底，绝地反击，三年成为百万富翁。他
做的事，都没有难度；他遇到的机会，是我们天天都碰到的机会；他靠最平庸
的方式，经过3年坚持，最终成为百万富翁。老康成功的奇特之处，在于他做
的事没有任何奇特之处！从老康身上，你将学会那些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都
有的“特异功能”：从日常生活中认出遍地发财机会。一旦你拥有这种“特异
功能”，发财好比例行公事！

生活
喜剧

生财
之道

惊怵
悬疑

上世纪六十年代，身为新中国第一批地质勘探队员，我们被秘密选调到某地质工程大队。一纸密令，我
们不明目的、不明地点、不明原因，来到最老到的地质工程师都不能确认的中蒙边境原始丛林——该书描述
了地心 1200 米深处令人窒息的秘密——勘探队员永生难忘的地层实录。整个故事雄奇诡异、悬念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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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范凭空抢了
别人一个钱包

“ 几 句 ？ 谁 信
呢。”丁小婉鼻子里
哼着。老范诚心作
保证：“真的，一点儿
都没啰唆，三句话变
成两句话说的。”范
小雷那边叫：“爸，豆
浆呢？”豆浆？都洒
到马路上了。老范硬
着头皮道：“今天没豆
浆。”“没豆浆咋吃啊？
油条天生就是配豆浆
的！”这熊孩子事儿还
真多。丁小婉教训小
雷：“对付吃一口得了，这不有鸭蛋吗？你姥爷做豆腐，你爹
做豆腐，你打娘胎里就闻豆腥味，还没够啊？”

这倒是实话，丁家祖传就是做豆腐的手艺，老范是丁家
最后一个徒弟。本来老爷子想让小婉也继承豆腐手艺的，
可小婉不干，又是个女孩子，就随她去了。老爷子把一门心
思都放到了老范身上，老范人也踏实、肯学，最后不但学全
了丁家的手艺，还娶了丁家的姑娘。小雷自小几乎顿顿不
离豆腐，真正是吃豆腐脑喝豆浆长大的。

齐大妈心疼小雷：“我去熬点儿粥，这干噎哪行？”小雷
正嚼油条，只觉着嘴里“咯吱咯吱”的怪难受，一咧嘴，吐
出了几粒沙子。他又不满意了：“爸，今天这油条咋这么
牙碜啊？！”老范过来，把油条一根根提溜开，挨个用手扑
撸，嘴里嘀咕：“刚才没刮沙尘暴啊，哪来的沙子呢？”随后
挑出来几根：“来，这几根好的。”小婉还没吃饭，在边上狐
疑地看着老范的举动，然后上下打量老范的衣服，发现似
乎有情况。小婉问：“咋的，摔了？”老范回头瞅了小雷和
齐大妈一眼，冲小婉歪嘴斜眼，示意别多问，然后一摆大脑
袋，让小婉跟他进屋。

俩人一进屋，丁小婉一头雾水：“怎么的了？神神道道
的？”老范神情郑重：“当着孩子和我干妈没法说，刚才出事
了，发生案子了！”“案子？”“抢劫！”老范认真地点头。小婉
一惊：“有人抢你油条？”老范好不容易摆的严肃造型顿时泄
气：“抢油条还叫抢劫呀？”“那抢你啥了？啊？没伤着你
吧？”小婉左右查看。老范不屑一顾：“习惯性思维。我就只
能被抢？我就不能抢别人？！”小婉听这话茬儿，倒吸一口凉
气：“啥？你抢别人了？！”老范从容不迫，一派大家风范：“镇
静，听我娓娓道来。首先，我按照咱家惯例，五点准时起床
去买油条，这时候还都一切正常；五点二十分左右，我准时
到达炸油条的摊点，这时候还是一切正常，但不正常的是今
天炸油条的师傅我不认识了，是个小年轻，当然，这也不算
不太正常……”

“简单点儿！”小婉断喝。“明白。那我跟炸油条那个小
伙说的啥，我就省略了啊；我怎么给他做的现场指导，怎么
教他掌握油条的火候变化，我也省略了；炸完油条了之后，
我给了钱，推车走了，也省略了啊。”小婉不吭声，只冷眼斜
着老范。老范看出意思，赶紧说明：“入正题了。”他接着说：

“回家的路上，在我完全遵守交通规则的情况下，居然被人
追尾了。”“啥？你被车撞了？啥车呀？！”“自行车！”“吓人的
事在后头，开始我也寻思是个简单的交通事故，谁知道撞人
那家伙，是个小偷。追尾是假，掏腰包是真。也就是说，假
装撞你一下，趁你惊魂未定心不在焉的时候，掏了包就蹿，
搁首都这叫‘碰瓷儿’，搁省城这叫‘掏兜儿’，搁县城这叫

‘小偷小摸’……”小婉听得不耐烦：“什么乱七八糟的，还是
你被抢了啊？”

老范赶紧声明：“你听我说啊。他一自行车能跑过我机
动车吗？三下五除二，我就将那小子追上了，追上以后，
我上前手指头一跷，使劲儿这么一顶……”说到这儿，
老范伸出手指头比了比，做了个手枪的样子，然后用低
沉浑厚的男中音说：“请把我的钱包还给我。”“他还
了？”小婉好奇地瞪圆了眼睛。“还了，完璧归赵。”老范
从口袋掏出钱包，得意地拍了拍。小婉罕见地表扬了
下老范：“行啊，点点钱少了没有？”“钱倒无所谓，关键
是我的身份证……”老范故作大方，正翻钱包的手忽然
停了下来，钱包里掉出一张身份证，虽然上面的照片照
得可够寒碜的，把人照得跟通缉犯似的狼狈，可还是能看
出来，这人绝不是老范。

“谁啊，这是？”小婉一愣。老范当场傻眼，前后琢磨了
五秒钟，反应过来：“坏了，抢错了。”再一琢磨，“不对呀，那
我钱包呢？”“不是在床头柜上放着呢吗？”老范一瞧，可不
是，自己压根儿没带钱包，还凭空抢了别人一个钱包。这事
性质可不一般！小婉在旁边看着，这回是真翻白眼了。

老范回过味来，匆匆打发小雷上学走了，着急忙慌地推
起电动车就往外奔。小婉跟在后面说：“你是不是得
先找警察报个警呢？”

重庆老康 著重庆老康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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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先建立一个新的光源
再往前，我们终于看到了那道大

坝。那其实不能称为大坝，因为只有一
长段混凝土的残壁耸立在那里，这里你
不可能修建非常高的建筑，这东西可能
只是日本人临时修建的。

我们在大坝下面看到了警报发声
器——一排巨大的铁喇叭，也不知道刚

才的警报，是哪
一 只 发 出 来
的。而栈道的
尽头，有那种临
时的铁丝梯，可
以爬到大坝的
顶部。

我心里很
想看看大坝后
是什么，直接就
一前一后地爬
上了大坝，上面
的风很大，吹得
我立即就蹲了
下来，但随后的

情景却让我一下就又站了起来。
大坝的另一面，居然是一片巨大的

深渊。身后的暗河水从大坝上奔腾而
下，形成了一道瀑布，但古怪的是，我竟
然听不到一点水流撞到水面的声音，这
下面也不知道有多深。

副班长颤抖着声音问我：“这外面
好像什么都没有？好像宇宙一样……
是什么地方？”

我搜索着大脑里的词汇，竟然没有
一个地质名词可以命名这里。这好像
是巨大的地质空隙，这么大的空间，似
乎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大量的溶洞体
系寿命终结、突然崩塌，形成的巨型地
下空洞。这种地质学上的奇景，我竟然
可以在有生之年看到如此罕见的地质
现象，我突然感觉自己要哭出来了。

就在我为眼前的巨大空间所震惊
时，突然“轰”的一声，几道光柱在大坝
的其他部位亮了起来，有几道瞬间就熄
灭了，只剩下两道，一左一右地从大坝
上斜插了出去，射入了眼前的黑暗中。

我们吓了一跳，显然是有人打开了
探照灯——大坝里有人！

我惊喜道：“是王四川！”当时就想
大叫一声，告诉他我们在这里。可没等
我叫出来，一种极度的恐惧顿时笼罩了
我，我浑身僵住了，眼睛看到了探照灯
照出来的地方，一步也挪不开。

如果你要问我当时在那片深渊中
看到了什么东西，才能够使用恐惧这个
词语，我无法回答，因为，事实上，我什
么都没有看到。

军用探照灯的探照距离，可以达到
一千五百米到两千米——这是什么概
念？但是我这里看到，那一条能照到两
公里外的光柱直射入远处的黑暗中，最
后竟然变成了一条细线。没有任何的
反光，也照不出任何的东西，光线像被
黑暗吞噬了一样，在虚无中完全消失
了。这说明什么，自然很明白了。

副班长看我的面色不对，一开始无法理
解，后来听我的解释之后，也僵在了那里。

此时我的冷汗下来了，我顿时理解
了，为什么日本鬼子要千辛万苦地运一
架轰炸机到这里来。难道，他们竟然想
飞到这片深渊里去？

此时，那条探照灯的光柱在微微移
动，显然是有人在不停调整角度。我心
说肯定是王四川，于是和副班长互相搀
扶着，往探照灯的方向走去。

我们来到大坝内侧的吊脚铁门处，钻到
了里面。大坝内部的机房里面还是黑，不过
反正外面也是黑的，我也没有什么不适应。

我问副班长怎么办？副班长找了
一块混凝土块朝下面扔去，也不知道打
到了哪里，一点声音也没有。我心里暗

骂了一声，手电的光已经完全不行了，
朝下照也看不到什么。

我对副班长说，我们必须先建立一
个新的光源，否则手电一旦完全没电，
我们肯定寸步难行。我们找了找四周，
找到一些箱子，里面的东西大都烂了，
有用的也就是钢盔和棉大衣。大衣拿
出来就报废了，我戴了一个钢盔挡风。
此外还发现了一箱子水壶，我自己的装
备早就没了，于是也带上一个。

这一段的搜刮，当时并没有感觉多
重要，然而现在想起却有点后怕。最关
键的，如果当时没有拿那个水壶，那我
现在肯定不是在这里回忆，而是腐朽在
大坝的底下了。

我们拆出来几条木棍，绑上油布带着，
准备等手电完全熄灭的时候备用。但还没
准备完，外面又突然传来了“嗡嗡嗡”的声
音，居然还是那嘹亮刺耳的警报声，这一次
就在我们附近，听来简直震耳欲聋。

副班长突然皱起眉头，对我说：“吴工，
你仔细听听，这警报和刚才的不一样。”

我听了听也听不出来，他却道：“这
是拉长的警报，是为了让警报声能够尽
量传远，我们经常军事演习时需要辨认
警报种类，现在的警报，听起来像是空
袭的预警警报。”

我愕然，但还是相信副班长的说
法，不过这里肯定不可能有空袭，我更
相信这里的警报是其他功能性的，比如
说有人逃跑或者我不了解的情况。

在大坝里听着这种警报，简直是心
惊胆战，我们迎着风爬回到探照灯光的
上方，发现探照灯转了方向，正在扫射
这个巨大空间的上空。

理论上这个深渊顶部的高度不可
能超过一千二百米，所以这一次探照灯
的尽头隐约可以看到隆起的山岩，以我
的地质学问，可以肯定这是一
座大山的底部。


